
于洁

在连接广仁路与大马路之
间南北向的小巷中，有一条巷
子叫“平安里”，那是我小时候
住过的地方。在地图上，小叔特
别用红笔在“平安里”和当年我
家的位置上做了标志。多年前，
由于城市规划的需要，部分老
城区统一进行了清理和拆除，
在广仁路附近，除广仁路保留
了部分老建筑以外，与其相连
的所有的巷子都被拆除了。看
着这张地图，不禁勾起我对那
条巷子、那个小院和那段童年
生活的回忆。

从我出生到上学前的七
年间，一直生活在“平安里”中
段的一个小院里。在我的记忆
中，平安里窄窄的、长长的，水
泥铺成的路面，每天被打扫得
干干净净。在路边上有一条小
水沟，下雨天的时候，雨水会
顺着小水沟一直流到海里。巷
子的南口是大马路，迎面就是
一个菜店，从各类蔬菜到油盐
酱醋一应俱全。有时妈妈会打
发我和弟弟去买点儿酱、打点
儿醋，而每次弟弟总是沿着小
水沟走来走去，有时候弟弟单
独去，回来的路上就会舔舔
酱、喝点醋，把自己干的事情
都抹在脸上，暴露了自己的所
为，而被父母问上几句。巷子
的北口有一个热水店，在我稍

大点儿的时候，会时常跟着妈
妈去打热水。平安里的房屋结
构不一，有单独的院落，也有
旧时的二层楼房。我家住的院
子位于巷子的中段，院门朝
西，小院不大，却四四方方。小
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北屋的正
房住着一对老夫妻，我和弟弟
喊他们“爷爷、奶奶”。东厢房
是我家，有两间房，一间做卧
室，一间可以说是集厨房、餐
厅、会客厅于一体的“多功能
屋”，那时的住房条件就是这
样。在院子里，北屋的爷爷、奶
奶扎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子，
夏天的时候，整个院子郁郁葱
葱，看上去倒是蛮诱人，但是
却被葡萄架子遮挡的密不透
风，在那里住的每一个夏天，
弟弟的头上都会长满了痱子。
小院因为住户少，平时也非常
安静，我和弟弟在院子里玩耍
时也不会被打扰。在我的记忆
中，北屋的爷爷、奶奶家收拾
得非常干净，我和弟弟时常过
去玩，爷爷、奶奶也会拿一些
糖、饼干之类好吃的东西给我
们。

在我七岁那年，有了一个
换房的机会，我们要搬家了！虽
然房子更大一些，但要离开这
里总有些不舍。搬家那天，爸爸
的同事都过来帮忙，大件都被
他们拉走了，我和弟弟象征性
地提了点儿东西，妈妈带着我

们跟北屋的爷爷、奶奶告别，老
人家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嘱咐
我们有时间来家里玩儿。

在以后的几年里，每到春
节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和弟
弟去看望北屋的爷爷、奶奶，直
到老人们相继过世。后来“平安
里”被改成了“大安里”，这好像
是我们搬走以后两三年的事
情，叫起来似乎不太顺口。在这
里被规划之前，每逢经过附近，
我总会在巷口停下来望一望，
有时也会在巷子里转一转，甚
至会从紧闭的小院大门缝隙中
往里瞧一瞧。

几年前，城市要统一规划
改造，巷子及周边大片的区域
被拆除了，而我始终惦记着那
条巷子、那个院子，总希望在留
有痕迹的时候再看上一眼。有
一天，我来到了已经被夷为平
地的小巷的位置，站在一片碎
石瓦砾上面，寻找自己曾经的
记忆，心中无限感慨，放眼望
去，辽阔的大海一览无余，虽然
带有太多的不舍，但我清楚地告
诉自己，童年的那条巷子、那个
小院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城市的未来也会被规划得更加
美好。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脑
海中那份具象的记忆会变得越
来越模糊，但是心里的那份情
感却会愈加醇厚、愈加珍贵，那
毕竟承载着我童年生活的记
忆，扎根于心，难以忘怀。

童童年年的的巷巷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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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

作为外乡人，我很荣幸
自己娶了一位地道的烟台
妻子。

我之所以没有把标题
写为“烟台娇妻”，因为妻子
是属牛的，有着牛一样朴实
无华、任劳任怨的性格，她
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学艺
经商，从没有表现得娇里娇
气，也从没有什么事能难倒
她，她是一位了不起的烟台
妻子。

十八岁那年，我带着对
蓝色军营的向往从鄂西北来
到烟台当兵。一次偶然认识
了现在的妻子——— 娜。那时
只有十五岁的她，聪明可爱，
活泼开朗、一见面总是哥长
哥短地叫个不停。她家在距
部队驻地二十里外的乡下，
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她都
会骑行二十多里路，把炒的
花生、烀的玉米、晾晒的地瓜
干，还有刚从果树上摘下的
新鲜水果送给我，让我在远
离故乡的烟台，感受到如家
的关爱。日子久了便在心里
萌生出对她的爱，我在这爱
中等她长大……

两年后，我有幸考入军
校学习，娜经常会给我写信
鼓励。每每读着她的来信，
都会感到温暖和快乐。信的
字里行间浸透着她的爱，时
而会印有她的斑斑泪痕。事
后才知，这期间她父亲担心
我考入军校后会疏远她，所
以极力反对她和我好。而她
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一直隐
瞒着事情的真相。三年来，
娜前后为我写了三百多封
书信，正是这些充满爱的
信，使我得以顺利毕业。

毕业后，我又回到了烟
台。那年冬天，娜初中辍学
后进厂打工，用她辛苦挣来
的钱买了毛线，忙里偷闲为
我赶织了毛衣、毛裤和围
巾，让我过上了暖融融的冬
天。当我要为她买衣服感谢
时，她总是用那句“女人的
衣服你买不好”为由，坚持
不让我为她花钱。在我服役
的十多年里，她一直用烟台
女人特有的真情真爱为我
织就着一份又一份的温暖，
使我这个内陆来的外乡人
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烟台冬
季的寒冷！

由于种种原因，我和娜
之间的“马拉松式”的恋爱
长达11年之久。千禧年8月，
我们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
我俩的那一道开始新生活
的曙光。本想好好置办一
下，还没等我把话说出口，
就被她挡了回去。她说：“结
婚要一切从俭，不过，年轻
时的样子很重要，我俩去拍
一套婚纱照吧！”于是，我们
花了两千元拍了一套在当
时还算时尚的婚纱照。结婚

没有新房，连队领导就把值
班室旁边的一间十平米的
储物间腾了出来，给我们做
洞房。我们没有大办酒宴，
只准备了烟酒糖茶和水果，
邀请了熟识的战友和同乡
在一块热热闹闹地聚了一
场，算是我们结婚了。婚礼
的场面虽然简单得不能再
简单了，但妻子却没有丝毫
的怨言，反而高兴地告诉
我：“从今天起，我正式成为
你的妻子——— 一名军人的
合法妻子了！”我紧紧地拥
着等了我11年的爱妻，热泪
夺眶而出……

时光荏苒，转眼十五年
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我选择
了自谋职业，并随妻子落户
烟台。凭着在部队搞新闻时
学会的摄影技术，我在老部
队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俗
话说：嫁鸡随鸡。为此妻子
辞去了服装厂的工作和我
一起经营照相馆的生意。对
摄影一窍不通的妻子嫁给
我这个属鸡的丈夫后，还真
跟我干起了照相的行当。她
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很快
就掌握了传统的照相技术。
我也能腾出手来，一门心思
地去跑车挣钱。头年下来，
我们的收入还行，谁知好景
不长，次年开始流行数码照
相，我们又投资购置了电脑
和数码照相设备。不会做图
软件，妻就对照书本自学，
那几天她总是熬到凌晨才
睡，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仅
用一周就学会了做图技术。
如今，她已是名副其实的PS
高手了。

妻子很有眼光。2003年，
在烟台房价刚刚开始攀升
时，妻子瞅准时机要买房，
而我却想把钱存银行，妻子
却说：存银行没有买房升值
快。我拗不过她，只好乖乖
地把转业费全拿出来买了
房。现在看来，幸亏当时听
了妻子的话。

妻子不但心灵手巧、
善良贤慧，且勤劳节俭、任
劳任怨，加上她灵活的经
营 思 路 和 超 强 的 处 事 能
力，使她成为我心中最了
不起的烟台女性！在她一
手经营的这个家中，虽比
上不足，却比下有余。我相
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家
这位聪明的“女当家”的领
跑下，我们全家的生活会
更美好！

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因为有了烟台妻子，我才在
复员后荣幸地成为一名烟
台市民，而且我的烟台妻子
还为我生育了一个烟台儿
子，我和我的后代要世世代
代在烟台生活下去。感谢烟
台这片有灵性的水土，养育
出像我妻子这样有灵性的
烟台女人。我爱烟台，更爱
我的烟台妻子！

烟烟台台妻妻子子会会当当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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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雅琳

“不要紧”，是妈妈常说的
一句话，它伴着我从小到大。

美丽的六度寺，是昆嵛山
下的一个小山村。童年的我有
幸和妈妈妹妹一起随驻军的爸
爸在这里生活过。爸爸是个军
人，在师后勤部工作。除了拉练
和下连队，我们会经常见到他。
妈妈是医生，随军后在十几里
外的晒字公社医院上班，十天
半月的才能回家一趟。幼小的
我会常常在妈妈要回来的那天
跑到村头的山口处望眼欲穿地
等待着。

有一次发河水，听大人们说
山下村子里有人被冲走了。焦急
的我胆怯着走进山口，沿着从未
一人走过的崎岖山路去迎妈妈。
当看到山路旁那湍急的河水时
我非常担心，生怕骑自行车的妈
妈路过河边时会有危险。边走边
抹着眼泪，焦急地望着前方。当
终于看到弯着腰费力推着自行
车的妈妈出现时，我立刻飞奔过
去，扑进了妈妈的怀里，不争气
的眼泪就像身旁的河水哗哗地
流。这时妈妈一手扶着车把一手
揽着我说，“不要紧，妈妈这不回
来了嘛。”轻轻的一句“不要紧”，
如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我幼小
的心田，顿时笑意在泪湾里荡
漾，一路上像小鸟般叽叽喳喳地
欢笑。

当八岁的我站在小板凳上
擀饺子皮，用握不住擀面杖的
小手，慢慢悠悠费劲地擀着一
个个歪歪扭扭厚薄不均的饺子
皮，想要放弃时，妈妈在一旁笑
盈盈地说：“不要紧，慢慢擀，就
会越来越好的。”果不其然，我
擀的饺子皮越来越像回事了。
笑靥灌满了两个小酒窝，成功
的喜悦在心间弥漫。从小开始

学做饭的我长大后也像妈妈一
样做得一手好饭菜。

当我感冒发高烧、满嘴起
泡时，妈妈就会一手拿着注射
器一边温柔地安慰我，“不要
紧，妈妈给打一针就好了。”果
不其然，一针下去一会儿热就
退了。于是，我也从此立志长大
了要像妈妈一样当一名妙手的
医生，终如愿以偿，成了一名白
衣天使。

当冬天学校烧炉子需要捡
煤渣，我小小的手指被冻烂露
出雪白的骨头，被卫生员叔叔
一遍遍处理伤口钻心的疼时，
仿佛听到妈妈就在耳边说“不
要紧，咬咬牙就不疼了”，似乎
真的就不疼了。每年冻伤，每次
换药，我都咬牙不吭一声。卫生
员叔叔不停地夸我是个勇敢的
小姑娘。

当幼小的我，拉着通炕大
锅的风匣子怎么也点不着火
时，就一遍遍给自己鼓劲儿，心
里默念着“不要紧，不要紧，再
点一次……”火终于点着了，满
是黑灰的小脏脸上泛着动人的
光芒，是喜悦更是骄傲。从此坚
定地认为无论遇到任何困难绝
不会轻易放弃。

当除夕的夜晚，我躺在温
暖被窝里听爸爸对妈妈说，“天
气这么冷，上班也忙一天了，孩
子们的衣服明天再做吧。”妈妈
却轻轻地说，“不要紧，赶夜做
好，明天是大年初一，孩子们要
穿新衣的。”昏暗的灯光下妈妈
踏缝纫机的影子投在了雪白的
墙壁上，高大、美丽、朦胧。缝纫
机的哒哒声在寂静的夜里是那
样美妙、悦耳、动听，我们就这
样看着听着笑着进入了梦乡。
早晨一睁眼就看到了床头上的
新衣裳，心儿就像春节的鞭炮
声那样响亮又欢畅。岁岁年年，

年年岁岁，这个画面常常浮现
在眼前，是那样的美丽温馨，滋
润着我的心田。

山里到处都是石头，满地
是奇形怪状的青石脑袋，贪玩
儿的我常常是不看路的，所以
常常被一个个小脑袋绊磕得四
肢青肿，身上到处是流血的小
口子。妈妈在家时会一边轻轻
地用碘酒给我擦拭伤口，一边
温柔地对我说，“不要紧，以后
走路多看着，习惯了山路就不
会磕着了。”可是这次妈妈的话
不灵验了，我还是经常地被绊
磕，旧伤未去新伤又来，那可是
让人龇牙咧嘴的疼啊。受点小
伤“不要紧”，挡不住我和小伙
伴们翻山越岭地挖野菜，摘松
球，打猪草，揽地瓜。在大山里
汲取营养，摸打滚爬。

妈妈常说，“遇到困难不要
紧，只要努力坚持，克服困难，
就会迈过去的。”妈妈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随军前每年
去部队探望爸爸，妈妈都是背
着行李，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
扯着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
挤火车。总是要倒三次火车，才
能到达目的地。每次临走时爸
爸都不放心，而每次妈妈都会
安慰爸爸说，“不要紧，我行的，
放心吧！”

“不要紧”，一句平常的话
语却蕴含着不平常的智慧。有
风轻云淡的洒脱，有举重若轻
的自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更
有宽广豁达的胸怀。它陪伴着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努力地工
作，结婚生子，孝敬公婆。我也
常常在儿子遇到困难和波折时
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不要紧，
儿子，你行的！”儿子茁壮成长，
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棒小伙
儿。我想儿子将来也会这样对
他的孩子说“不要紧”。

不不要要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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